
 

初级产品供给风险暴露，如

何建立新平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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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“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”的工作方

针，从宏观、微观、结构、科技、改革开放、区域、社会等七个方面明确

了基本政策框架，为 2022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指明了方向。会议还提出，

进入新发展阶段，中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，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

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其中，“初级产品供给保障”就是上述问题

之一。 

初级产品指的是人们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、尚未加工过或仅经过简单

加工的产品。对普通大众而言，一谈起初级产品，人们就会想起粮食、矿

产品和化石能源等。在社会生产体系中，初级产品处于社会生产的前端，

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能源、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（食物）支撑，是社会

生产的基础和前提。没有了初级产品，所谓中间产品、最终产品也就无从

谈起，甚至连人类社会都难以生存。正是由于煤炭、石油在现代经济体系

中的重要作用，人们亲切地把它们分别称作“工业的粮食”和“工业的血

液”。 

初级产品的特性，决定了其生产和供给高度依赖于自然禀赋条件。粮

食的生产离不开耕地和相应的光照、水热条件，而矿石、能源的开采更与

矿脉品质和储藏条件密不可分。中国幅员辽阔、物产丰富，但被众多的人

口平均之后，中国又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。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

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、同时大量出口制成品的独特贸易格局。从出口角度

看，在对外开放初期的 1980 年，中国产品出口中初级产品占 50.3%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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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制成品占 39.7%；到 1990年，初级产品占比就下降到 25.6%，而工业

制成品出口占比上升到 74.4%，再到 2020 年，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下降

到不足 4.5%，而工业制成品占比则持续攀升到 95.4%。从进口角度看，中

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 1980 年为 34.8%，1990 年曾下降到

18.5%，但到2000年又上升到20.8%，到202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33.2%。

从绝对值看，从 1980 年到 2020 年，中国初级品出口从 91.14 亿美元增

长到 1156.29 亿美元，增长了 11.7 倍；而初级产品进口则从 69.59 亿美

元增长到 6960.07亿美元，增长了 97.7倍。超过 58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，

充分说明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供应初级产品的客观事实。 

如果说数字还有些抽象，那么分产品看，1990 年中国进口石油 756

万吨，出口 3110万吨，净出口 2354万吨；而到 2019年，中国则进口石

油 58102万吨，出口 8211万吨，全年净进口石油 49891万吨，占当年国

内石油消费总量的 77.3%。打个形象的比喻，目前中国每 4辆燃油车中，

有3辆车烧的都是进口石油。类似的，202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1.69亿吨，

占国内铁矿石消费总量的 90.2%；进口大豆超过 1亿吨，是国内大豆产量

的 5倍多。 

初级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，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买方地位越来越重

要。202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各国铁矿石出口量的 77.3%；2018/19

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 57%。2020 年，中国原油进口占

世界各国原油出口的 1/4强（26.4%）；不仅如此，从增量角度衡量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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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油进口的增长是驱动世界原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。受疫情冲击等多重

因素的影响，2020 年世界各国原油进口减少了 1.57 亿吨；而中国原油进

口却逆势增长 5000 万吨。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“玩家”，完善

相关机制以确保中国的买方权益、确保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就变得越来越

有必要。 

在供需双方长期而激烈的利益博弈中，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形成

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交易规则，具体如： 

上下游企业交叉持股使经营风险内在化；供求关系以长期合约为主；

依托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；深入细致的信息搜集与发布；以

及生产、运输、储存和加工环节有机衔接；等等。 

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，中国是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后来者，并

没有被既有的交易网络充分接受；再加上对既有的交易规则不够熟悉，国

内企业就出现了许多“不适应”，具体表现在：由于数量众多、合作意愿

低，国内企业在国际谈判中议价权偏弱，难以获得与购买量相当的优惠待

遇；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低价优势，甚至大量采用短期现货合同的交易方式；

人才不足和金融意识缺乏导致国内企业对套期保值交易利用不充分，在价

格下跌时削减库存，在价格上涨增加库存，加剧了现货市场交易的波动；

还有一批商人利用运输、仓储等领域的薄弱环节进行投机，在市场波动时

刻意炒作以实现“火中取栗”的目的。所有这些，就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来

自初级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在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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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到来，则使上述风险逐渐演变为现实的

损失和冲击。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，也引发了相关各方的

反应。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的优势地位，纷纷出台措施以“对冲”

中国的影响、遏制中国的崛起。在世界力量分化重组、国际地缘政治快速

演变的关键时刻，向来被视作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、石油乃至铁矿石和有

色金属矿自然难以置身事外，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出现大幅波动势所难免。 

以铁矿石为例。2020年底以来，受多重因素的影响，中国进口铁矿石

价格快速上涨，并推动了国内钢铁价格第一轮的明显上涨。铁矿石价格的

上涨，引发了钢铁生产企业“补库存”的行为，钢铁企业纷纷增加进口以

提前锁定成本；投机资本也从中嗅到了商机，试图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过

程中大赚一把。在需求猛增的背景下，高度垄断的国际供应商坐地起价，

进一步抬高供货价格，引发了铁矿石价格的新一轮上涨，并推动着国内钢

铁价格进一步上涨。钢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，印证了各方有关钢铁价格上

涨的“预言”，坚定了钢铁生产、营销企业“补库存”的行为和投机商们

“囤积居奇”的行为，并诱使部分社会游资参与其中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

铁矿石供应的紧张和钢铁价格上涨的预期。直到政府出手干预（如限制钢

铁产品出口），上述预期的自我循环和强化才被打破。 

由于铁矿石、有色金属矿、煤炭、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快速上涨，2021

年以来国内钢铁、有色、化工等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，导致工业品出厂

价格指数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局面；另一方面，受市场购买力的制约，也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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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下游加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，难以把成本上涨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中

去，居民消费价格则相对平稳。于是，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（PPI）

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（CPI）相背离的现象。到 11月份，PPI和 CPI两者

之间的缺口甚至达到 10.6个百分点。 

在巨大的落差背后，隐藏着的是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：一方面，居于

产业上游的大型（冶金类）企业利润快速增长；另一方面，居于产业下游

的诸多中小企业则面临原材料价格暴涨和市场销售疲软的双重挤压，企业

经营压力空前加剧。 

不仅如此，由于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而火电上网电价没能及时跟进调整，

发电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。为了减少经济损失，发电企业纷纷安排“停机

检修”，结果导致电力供应紧张、出现频繁的“拉闸限电”，问题严重时

甚至出现了“停四开三”、“停五开二”的现象，严重地干扰了企业正常

的生产经营秩序，使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进一步雪上加霜。初级产品供应

的风险已经充分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。 

“大量进口初级产品、出口工业制成品”的贸易格局是中国利用两个

市场、两种资源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。我们要广泛参与国

际分工，就必然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。因此，保障初级产品稳定供给，不

是要回到“自给自足”的封闭状态，而是要在发展与安全、开放和风险控

制之间建立新的平衡。 

这种平衡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之上，同时又充分兼顾社会利益的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5688


